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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生动概括了其叙

事逻辑,彰显了儒家体用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以“体用”贯通古今、观照现实,通过梳理儒家体

用观蕴含的“体用一源”的核心意蕴,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体用”框架、辩证思维、核心价值三个维度上的创

造性转化,以及从本体之“体”、主体之“体”、理论之“体”三个方面进行的创新性发展,展现了儒家体用观在新时代文

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深入剖析儒家体用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创新性的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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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guid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vividly
 

characterized
 

by
 

clarifying
 

ti
 

(essence)
 

and
 

achieving
 

yong
 

(application
 

or
 

function),
 

and
 

integrating
 

ti
 

and
 

yong,
 

which
 

highlights
 

the
 

intrinsic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By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ith
 

"ti
 

and
 

yong"
 

and
 

reflecting
 

on
 

realit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ore
 

meaning
 

of
 

"ti
 

and
 

yong
 

being
 

of
 

the
 

same
 

origin",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framework
 

of
 

"ti
 

and
 

yong",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
 

core
 

values,
 

as
 

well
 

a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i"
 

of
 

noumenon,
 

"ti"
 

of
 

subject
 

and
 

"ti"
 

of
 

theory.
 

This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valu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
 

deep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ti
 

and
 

yong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academic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providing
 

innovative
 

theoretical
 

ideas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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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被正式提出,会议指出:“习
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
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

通”[1],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高度概括其理论品

格,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体用”辩证思维。
当前学界从“体用”维度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主

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成逻辑研究。刘焕

明等[2]主要从理论逻辑角度着手,强调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体用”特征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范畴的

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以及对

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中形成和发展

的;文长春[3]进一步从历史突破、理论继承和实践创

新多重维度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观的生成发

展。二是“体用”框架研究。肖伟光[4]从明定位、明
立场、明领导权、明使命、明方向、明规律六个角度论

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明何“体”,在巩固文化主体性、
实现精神独立性、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等方面阐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达何“用”;左鹏[5]则从十二个方

面的创新突破与十六个方面的战略部署着手论述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与“达用”,又从“七个着力”
出发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的具体体现。
三是“体用贯通”的历史演进。刘须宽[6]厘清了从

“体用”二分演化到“体用贯通”的辩证逻辑,阐释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李小标等[7]进一

步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向习近平文化思

想“体用贯通”的演变过程,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对传统体用观的传承与超越。
综上可知,当前学界普遍认同体用观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已有研究成果多从理论

构建和逻辑分析层面展开阐述,但鲜有学者深入挖

掘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的核心内容、具体形式和实践效果。新时代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使命,要求对其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

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本文以儒家体用观“体用一

源”的理论内核为出发点,深入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

对儒家体用观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理论

内涵,以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以及

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阐释。

一、“体用一源”:儒家体用观的理论内核

  儒家体用观,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思维范式,以
“体”与“用”的辩证关系贯穿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等各领域,其蕴含的“体用一源”核心意蕴,充分展现

了儒家思想的深刻智慧与实践价值。
(一)意蕴丰富

  “体用”作为一种关系性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

以及各学派的思想碰撞与融合中,孕育出极为丰富

且多元的内涵,可概括为基本涵义与引申涵义。
从“体用”的基本涵义来看,其一,“体”是事物的

物质形态或存在状态,是可感可知的实际存在;“用”
是指该事物的属性、作用、功能等。如先秦时期,荀
子提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初步奠定形

体与功能的二分;魏晋南北朝,范缜在《神灭论》中以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明确“形质神用”的“体
用”关系,成为儒家体用观中形体与功能意蕴的典型

范式。其二,“体”指向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与普遍

规律,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用”代表这一本体在现

实世界中的生动表现及其运动变化,即形而下的具

体现象。这一本体与现象的“体用”关系,源头可追

溯至《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
二元框架,虽未明言“体用”,却隐含了本体与现象的

层级关系;魏晋时期,王弼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

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四十章),将
“无”作为统摄万有的终极本体,确立了本体对现象

的统摄地位,虽属玄学范畴,但其“本末”之辨所蕴含

的本体论思维,为后世儒家深入探讨“体用”关系提

供了思想启发;至宋代,程颐在注解《周易》时首提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8]689,强调作为本体的“理”与
作为现象的“象”同出一源、不可分割,后经朱熹、王
阳明等广泛传释和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方法

论,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哲学对本质与现象统一关

系的理解范式。
除此之外,儒家体用观还在哲学思辨与实践运

用中衍生出众多引申义,如整体与部分、未发与已

发、原理与运用等。就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典型

的有北宋邵雍“体四用三”的体用论,认为一切存在

物皆以“四”为基本存在形式,如“四时”“四象”等构

成事物全体,“用三”即全体中三部分发挥作用,以
“体用”揭示事物内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未发与

已发的关系而言,《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未发之中”为“体”,
“已发之和”为“用”,展现了“体用”在心性修养层面

的深刻意涵,朱熹以此为基础,通过“心统性情”说,
构建起涵养于未发、省察于已发的修养路径;就原理

与运用的关系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胡瑗“明体达用

之学”,以儒家经典蕴含的道德原理与治国之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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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则是实现这一本体的具体实践手段或方

法,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可见,儒家体用观意蕴丰富,运用广泛,其内涵

的演变与拓展始终围绕并深化着“体用一源”这一核

心命题,亦即无论“体用”如何变化,其深层关系始终

指向相涵互成的统一体。
(二)“体用不二”

  在儒家体用观中,“体用”呈现出“不二”的辩证

关系,即在承认“体用”差异的基础上,揭示出二者既

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这一辩证思维早

在《易传》“显诸仁,藏诸用”中已见端倪,蕴含着“体
用不二”之义,唐儒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注解道:
“‘显诸仁’者,言道之为体,显见仁功,衣被万物,
……‘藏诸用’者,谓潜藏功用,不使物知”[9],“道体”
通过创生万物的功用昭示其存在,点明本体绝非脱

离现象而孤悬,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割裂。
“体用不二”并非将“体用”混同为一,而是承认

二者在存在形态和逻辑先后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始

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如程颐所言:“至
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8]689,
至微之“体”无形而潜藏,至著之“用”有形而显发;朱
熹以“心”喻之:“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

之际乃心之用”[10]90,这种显与隐、未发与已发的差

异,使得“体用”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对立状态。此

外,“体用”还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儒家提倡

“体”立而后“用”,“体”是“用”的基础和前提,“用”是
“体”的展开和实现。然而,这种先后关系并非时间

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优先,即本体作为逻辑前提

先于现象存在。朱熹有言:“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

体,不可分先后说”[10]1946,二者始终共存共生。更为

重要的是,“体用”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体”
以“用”为体现,“用”以“体”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

言:“体用相函者也……体以致用,用以备体”[11],
“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用”才能得以实现和彰

显,“用”的存在和发展亦离不开“体”的支撑和指导。
“体用”之间的相互转化与相互作用,为事物的

变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体”通过“用”的展开得

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用”在“体”的指导下不断发展

和创新。正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道”
作为“体”,通过阴阳的交替运行来呈现;“阴阳”作为

“用”,其消长始终遵循着“道”的内在规律。这种动

态的相互作用,使得事物能够在对立中实现统一、在
统一中不断发展。

儒家体用观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智慧,它既看到

了“体”与“用”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又深刻揭示了二

者之间的相互统一关系。这一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

理解事物的本质和现象,还为认识和处理复杂的社

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三)“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是“体用一源”思想的终

极指向和价值归宿,它将抽象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转

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这一观念贯穿于儒家思想发

展始终,从儒家“学以致用”,到宋明理学的“明体达

用”,再到清代实学的“实体达用”,展现了儒家体用

观立足现实、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质。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始终以“体”为理论根基,以

“用”为实践路径,构建起理论与现实的桥梁。儒家

思想开创者孔子强调“学以致用”,主张为学的目的

在于行道,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民本”
“仁政”,旨在实现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荀子提出

“礼法并施”的治国理念,将注重内在德性修养的“内
圣”之道,向构建政治制度、规范社会秩序的“外王”
实践拓展;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是在大一统政治格局

的需求下,通过“天人感应”的神学化诠释和“三纲五

常”的制度化建构,将儒学转化为可操作的经世方

案,为后世儒者确立“内圣外王”的实践范式。宋明

理学时期,“明体达用”的提出将这一实践导向推向

理论新高度。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开展教育,开
创了分斋教学、德才兼备的新学风;王阳明的“知行

合一”观念,更是使“明体”的哲学追求与“达用”的社

会担当浑然一体。清代实学家摒弃空谈义理之学

风,赋予“经世致用”更强的批判性与实用性。顾炎

武洞察晚明空疏学风之流弊,以“实事求是”为宗旨,
著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对各地农田水利、赋税兵防

等进行实地考察,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颜元主张

“习行之学”,强调“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

合,反对只谈心性不务实用的空疏学风。
“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使儒家思想既避免陷入

空谈义理的玄虚,又防止流于功利主义的短视,而是

在“体用一源”中实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度

融合。
综上,儒家体用观从多元内涵的历史流变、“体

用不二”的辩证特质以及“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为
个人修养、社会治理乃至宇宙万物的和谐共生提供

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和实践路径。如今,这一哲学智

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焕发新生。在新时代背景

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进行创造性转化

156第6期 刘红梅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深化了对文化“体”与“用”的认

识,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对
儒家体用观的现代改造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

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

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

式,激活其生命力”[12]。在深入挖掘儒家体用观的

丰富内涵和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实

现了对这一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

主要体现在更新改造层面,即按照时代要求,对儒家

体用观中仍具有借鉴价值的部分加以运用和改造,
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可概括为“体用”框架的现代

重构、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核心价值的现代转化三

个维度。
(一)“明体达用”:“体用”框架的现代重构

传统“明体达用”作为儒家体用观的重要体现,
强调以儒家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为“体”,以道德

修养、润泽斯民、社会和谐为“用”,体现出一种本末、
递进关系,即先“明体”后“达用”,并在践行过程中不

断推动“体”与“用”相互贯通,它是分析和处理现实

问题的逻辑框架和辩证方法。这一框架在一定的历

史背景下虽有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但本质上

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带有封建色

彩的“体用”框架,在新时代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

求,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

思想继承了这一传统智慧,并将其运用于文化建设

之中,在理论创新和实践部署的过程中构建起“明体

达用”的逻辑框架。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承袭,而是

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习近

平文化思想所明之“体”不是为了强化封建制度而设

定的用于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纲常名教”,而是一

个深刻、全面、开放的科学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为

“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聚焦于新时

代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并在推陈出新中不断实现

自我革新。确立了文化建设之“体”,必然要将其转

化为实际应用,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习

近平文化思想所达之“用”不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根

本目的的“润泽斯民”,而是真正实现文化为人民服

务、切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明确要求:
“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

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3]13-14 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14]的伟大使命,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
丰富的精神食粮。通过坚守文化之“体”、践行文化

之“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发挥

着强大的引领作用,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注入

更为持久的精神动力。
传统儒家“明体达用”的“体用”框架受时代条件

制约,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和阶级属性,但也具有超

越时代的价值。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个人修

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这些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本国

实际,紧扣人民需求,将“体用”框架运用于真正服务

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二)“体用贯通”: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

  “体用贯通”作为现代意义的表现形式,体现了

其对儒家“体用”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儒家倡导

“体用一源”,“体”中有“用”,“用”中有“体”,“体用”
虽有别但终不可分,展现出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的辩证关系。
 

在实际运用中,这一辩证思维多体现在心性义

理层面,亦即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的一致,以及

道德原则与社会实践的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

吸收了传统“体用”关系的深邃哲理,既延续了中华

文化中关于“体”与“用”辩证统一的哲学传统,又结

合时代需求将偏重道德修养的“体用”观念扩展到政

治、文化领域,“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便揭示出习近

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体”“用”之间相互贯通的辩证

统一关系。在“体用”逻辑框架中,“体”是“用”的存

在根据,“用”是“体”的外在表现,深刻展现了“体”与
“用”之间的互动发展。这种互动体现在指导原则与

行动方案的有机结合,以及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

相互促进,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指导原则与行

动方案的有机结合,确保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实效

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体”与“用”相互依存、相辅

相成,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完整体系。“体”作为文化

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为文化实践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和

基本要求;而“用”则是“体”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

体现,它将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使文化理

念深入人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行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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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在实践中,“体”指导和引领着“用”,“用”不断检

验和丰富“体”,使之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推动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充满活力。这种“体”
与“用”的良性互动,确保了文化建设既具有深厚的

理论根基,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理论创新与实

践探索的相互促进,确保文化建设的动态性和发展

性。习近平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

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
检验真理。”[15]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重视理论层面

的探讨,还重视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以推动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文化建

设的目标不仅仅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

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解决现实问题,推动文化的

繁荣和发展。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探索,是文

化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认为理论创新应当服务于

实践探索,而实践探索又能够反过来促进理论的深

化与完善。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确保了文化建设

具有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变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核心价值的现代转化

  传统儒家体用观以“体用一源”为核心,强调

“体”(本体、实体、原则)与“用”(现象、功用、运用)的
辩证统一,其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为对宇宙和谐、伦理

秩序与道德实践的整体性追求。在宇宙论层面,儒
家以“天理”为“体”,以万物化生为“用”,构建“天人

合一”的终极关怀;在伦理道德层面,以“仁”为“体”、
以“礼”为“用”,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

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儒家体用观虽蕴含

“体用贯通”的辩证智慧,但其价值实现始终受限于

封建等级秩序与封闭的天下观,其核心矛盾在于既

高扬“天下大同”的普世伦理理想,又固守“君君臣

臣”的等级差序框架;既倡导“民为邦本”的道德主体

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体价值与血缘伦理、君主权

威紧密结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15],对传统儒家体用观进行系统梳理与

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传统儒家体用

观中“天下大同”与等级差序的矛盾,习近平文化思

想汲取“天下大同”所蕴含的“和谐共生”意识,将其

从传统封闭的天下观中解放出来,拓展至全球视野

下的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倡导:“要积极树立

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

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17]这一转化摒弃了封建等级秩序的糟粕,以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重新阐释大同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

下的胸襟格局,积极推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在对待“民为邦本”与绝对权威的矛盾时,习近平文

化思想充分激活“民为邦本”的思想内核,将人民的

主体地位置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习

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8]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儒

家基于君权和血缘的狭隘框架,强调人民群众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创精神与实践力量。
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为儒家体用观注入新的价值内涵,将抽象的

哲学思辨转化为具体的、可行的文化建设方法。儒

家学派强调“仁体礼用”,但“礼”的规范往往服务于

等级秩序,使“仁”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被异化为

维护封建纲常的工具。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通

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个人操守,构建起贯通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

共同体。这一价值共同体既吸收中国传统“仁爱”
“诚信”等价值观念,又突破了封建伦理的局限,将抽

象价值具象化为人们日常行为准则,使其更具操作

性和感染力。这不仅赋予了传统价值以新的时代意

义,还通过教育、宣传、制度保障等多种方式,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

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

准则”[13]23,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

规范。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诠释了儒家体用观,

从“体用”框架的现代重构、辩证思维的赓续传承、核
心价值的现代转化三个方面对“体用”范畴进行新时

代解读,强调“体”与“用”的辩证统一,为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动力源泉。

三、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
体用观的开拓创新

  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

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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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2]在继承的基础

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儒家体用观进行创新性发展,
在不断推陈出新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是弘扬儒家

体用观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

儒家体用观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时代融合层

面,即按照时代发展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体”与
“用”的内涵加以开拓、补充与完善,可概括为本体之

“体”、主体之“体”、理论之“体”三个方面。
(一)本体之“体”:确立“人民本体论”根本理念

就本体意义上的“体”而言,儒家始终倡导以

“仁”为本体,并通过“体用”关系深刻体现人的本质、
价值与发展。儒家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人的本质,
强调“人者,仁也”的社会属性。王阳明对此进一步

升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

一家,中国犹一人焉”[19]968,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角

色与责任,突出人的社会性本质。在价值层面,儒家

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这种价值论确立了人作为

道德实践主体的崇高地位,人并非被动存在,而是能

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实践去实现道德理想和社会价

值。在发展层面,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
人的发展分为不同层次,明确了从个人修养做起,逐
步扩展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道德实践路径。王

阳明“知行合一论”强调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践行相

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体用互摄”的
哲学体系,以“仁”本体统摄人之本质的社会性、价值

的超越性、发展的实践性,最终凝结为“以人为本”的
价值取向,为当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依据。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坚持儒家“仁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确立“人民本体论”
根本理念,把人民本体确立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

起点,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从人的本质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以文化

人”,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

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

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20]这一观点

既关注人的社会属性,也重视人的文化属性,将文化

视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

重要条件。文化不仅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源泉,
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通过文化的滋养,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

创造能力,从而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正是基于对人

的文化属性以及文化塑造作用的深刻理解,习近平

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以文化人”理念,
以优秀文化滋养心灵、启迪智慧、涵养品格,不断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从而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从人的价值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人民创

造价值,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社会与个体价值的统

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创造者。
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

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8],将人

民视为文化创造最深厚的活力源泉和不竭动力。一

方面,人在创造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推动社会发展

进步的过程中贡献了社会价值,这是人的价值最为

深刻的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4],尊重并激发

人民首创精神,引导人民在服务社会、贡献文化成果

中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在创造性活

动中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在发展自身能力、
确证自我力量中实现自我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倡

导“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21],
其深层意蕴正是通过高质量文化供给激发人民参与

创造、共享成果的热情,并在创造过程中充盈个体的

精神世界。
从人的发展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始终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其不懈追求的

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
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22]。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局

限于物质满足或道德实践,更需要以文化涵养精神

世界、构建和谐社会。在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当下,
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且多元,文化对人

的滋养与塑造作用愈发凸显。因此,“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18],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文化建设

全过程。无论是文艺创作聚焦人民生活,反映人民

心声,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让民众便捷地

享受丰富的文化资源,均体现了党对于人民利益的

深切关怀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努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本体论”的思想观念,不

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学本体论”的精髓,而
且在新时代背景下,将儒家哲学中自然意义上的本

体论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强调了人民在文化建

设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其对儒家“一

456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5年 第54卷



体之仁”本体思想的当代运用与发展。
(二)主体之“体”: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就主体意义上的“体”而言,儒家体用观强调作

为主体的人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具有感知能力和

情感活动的意识之“体”。例如,张载所言“体物体

身,道之本也,身而体道,其为人也大矣”(《正蒙·大

心篇》),概括了儒家“认知-实践-成德”的修养路

径,深刻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主体作用,这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的主体精

神构成了儒家哲学的一大精髓。人所具有的积极主

动的主体作用与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不只是对个人

修养的要求,也进一步反映出民族的责任与担当,体
现了中华文化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使中

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仍生生不息、充满生机。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中华民

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在2023年召开的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

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

化特性。”[23]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人这一

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地位等

特性。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

的主体性的具体体现”[24],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文化

建设过程中所体现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尊

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是构建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

体性的必经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

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明确指出:“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

之地的强大根基”[25],也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的

坚实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发挥人民在创造文

化、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并将人民的主体性需求

作为文化发展的衡量标准,确保文化主体性深深植

根于人民的主体性之中。具体来说,构建文化主体

性,必须发挥群众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文化创

造、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

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更具

生命力和活力。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满足群众需

要,以此作为文化发展的导向,确保文化成果能够反

映人民的意愿和心声,满足人民的多元文化需求。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观,不仅促进文化多

样性、创新性发展,也使得文化更加贴近人民、服务

人民,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不仅深刻

体现了儒家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而且实现了从注重

个人修养到促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全面

发展的重大飞跃。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

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华文化

自立自强、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强的思想保证。
(三)理论之“体”:以科学理论指明前进方向

就根本原理层面的“体”而言,纵贯数千年历史

长河,“体用”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从先秦

孔子“学思行结合”,到宋明时期王阳明主张“知是行

之始,行是知之成”[19]4,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再到

清朝李颙“明体适用之学”,注重学问与功用的统一,
无一不强调“体用”贯通、不可分离。然而在近代中

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寻

找一条适合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体西

用”观念,试图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理论

(“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体制(“体”)之中。
这一思想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急需自强的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反映了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

方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但“中体西用”这一观念本

身存在着内在矛盾,导致“体用”两橛,未能实现中

西、“体用”的有机融合。尽管“中体西用”论充满争

议,受到各方进步人士的批评和质疑,但它提供了一

个在文化碰撞中寻求平衡与融合的框架,引导人们

探索如何正确定位“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进
而实现其相互协调与融合[26]。

面对古今中西文化如何有机结合这一重大问

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给出了正确答案。习近平在“第
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为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中国方案。“‘第二个结

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

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3]这一结合并

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机械叠加,而是在深刻理解二者内在联系的基础

上实现双向互动和有机融合,有效克服了“中体西

用”观念中“体用”拼凑的缺陷。马克思主义虽然源

于西方,但绝不是传统观念中的“西学”,它作为一种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
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具有指导意

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学”,它摒弃了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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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封建糟粕,提炼并弘扬了

其中蕴含的普遍智慧和价值观念,为人类文明进步

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

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体”,“用”表现在发挥其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以现代化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体”,“用”表现在坚定文化自

信、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守正

创新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3]。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

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

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5]这
一重要论述将两个“体”形象比喻成“魂脉”和“根
脉”,旨在凸显灵魂和根基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文化“即体即用”哲学智慧

的生动体现,超越了“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传

统模式,为“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新时代的解答。
通过这一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

指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

势,使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结 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

体用观历经岁月沉淀,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

慧结晶。它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和辩证思维,不
仅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

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新

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体用观的

思维精髓,创造性地提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
文化发展新范式,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本文以“儒家体用观”作为改造客体与创新对象,深
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揭示了这种转化与发展

的具体表现和价值意蕴,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拓宽

研究视野,结合具体实践路径和国际传播案例,进一

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儒家体用观之间的内在联

系与互动机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

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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